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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
我不用携带刀剑。这些手工的利刃

足够我杀敌三千

这些沾过云雾的手，采摘过蟠桃的手
一只只直指苍穹。天地茫茫

在八卦五行的轮盘上飞转。除了仰视
我无地自容。武陵源是我炫耀的刀锋

苦竹寨
门前需挂盏灯，要不追逐太阳的红军

找不到回家的路

妇女需吹响咚咚喹，要不守卫灯光的卫士
被蛙鸣左右了视听

我需要你们一一登场
系一扁舟，印照一个个夜晚的明朗

宝峰湖
临镜梳妆，云雀啼鸣

兽皮上的织锦，浣纱少女的山歌

被搁置在涉水的路途

芦花在风中摇荡
独木舟漂移在星月的夜晚

一只鸟忘记盘旋
深埋地下的人间，制造了仙境的幻象

天门山
天空长满翅膀，远处和近处的秋色

陷入人群的狂欢

对于祥瑞之象，张望是徒劳的
我远远看见，一枚枫叶上时光里的流转

点燃一只椋鸟羽翼上的火焰

请原谅它雄性的翻飞
它已习惯贴着山脊飞行

金鞭溪
神鹰飞翔，翅膀是两朵盛开的白云
我是站在一枚鹅卵石上的遥望者

秋天多么遥远，神鹰的眼神
就有多么深邃。山泉和流水

是云彩里堆满积雪的乡愁

她属于这个深秋最好的怀念
在没有到来的春天里，一只鸟在呼唤另一只鸟

黄龙洞
风止于龙宫，月光运送琉璃

固态的漂浮物站立，大于梦想

我只想告诉一条锦鲤，一场风沙的远途
没有结束。后花园摇动无花果的枝条

你若被吹拂，定是亿万斯年的大海
在深呼吸

诗画张家界 （组诗）

吴志松

春雨
一下，夜就深了

那只春燕
今夜 你们歇息在谁家的屋檐下

音乐带着雨声
路灯带着昏黄

燕子站在屋檐下，我站在燕巢下
聆听一片背影

对，我应该是一个匆匆过客
我与燕子般
一粒雨水

将杂念清除

飞来石
岁月的底片

隐没在山门之上

鹰，不识事务地瞄准
推开，俯冲
风的声响

在脚下开始了合奏

变色的种子
漏进山水之间

虹光
与青春的奔腾

打开陌路

一阵风过
看起来柔若无骨的树枝
借着山水，调开墨和

借着一把刀
凿，雕

然后，离奇地站成山之巅

时光，卷曲
会不会想借着上我的诗歌

在寸寸光阴里
喊出了爱

东江以及江之东
据说，江河日月都是爱情的结晶

譬如古诗里写着的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一直求证着这条江水的流速
她怎么流淌，我的爱情就怎么张扬

东江以及江之东
有过改革烽火有过机器制造

更有过“蒹葭采采”
那天，我站在江边
借一个手势，问

“所谓伊人，你在何方”

龙凤山庄，古老的滋润
如果足够填满爱情的诗句
我会爬上三千年的古城

跳下这段写着成语的爱情里
东江可以作证

吊脚楼的灯火可以作证
同心湖一定会解释着所有的片断

雨中感怀 （外二首）

林牧

在这个小村子里，住着一位慈祥的白胡子老
爷爷。他的背弯弯的，就像一座小桥；他的白胡
子呢，又长又密，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白云不停
地飘呀飘。

白胡子老爷爷可好啦，他不光给村子里的小
朋友做风筝、做陀螺，他还经常给大家讲故事。
他讲得好极了，小朋友们总缠着他讲了一个又一
个。还好，他白胡子里面飞出来的故事一个接一
个，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怎么也讲不完。

这天中午，几个小朋友来找白胡子老爷爷，
又想听他讲故事。可是，老爷爷睡着了，坐在院
子里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不要打扰老爷爷了，我们走吧。”几个小朋
友小声说着，轻手轻脚地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嗖”的一声，老
爷爷的白胡子突然离开老爷爷，像小鸟一样飞了

出去。
“啊，不好了，老爷爷的白胡子飞走了！我

们快把它追回来⋯⋯”说着，几个小朋友撒开脚
丫子，急忙去追。

但是，老爷爷的白胡子变成了一片白色的云
彩，越飞越高，越飞越快，竟然飞到天上去了。

几 个 小 朋 友 追 不 上 ， 急 得 纷 纷 大 叫 起 来 ：
“喂，白胡子云，求求您了，您快下来吧！没有
您，老爷爷一定会很伤心的。”

“是呀，白胡子云，您快下来吧！只要您愿
意下来，我把我的新书包送给您⋯⋯”

“还有我，我把我的新童话书也送给您⋯⋯”
让人高兴的是：听了他们的话，白胡子云从

天上飞了下来，来到了他们家里。它一会儿背起
新书包，一会儿翻看着新童话书，一会儿还拿起
笔学写字⋯⋯

啊，不好，调皮的白胡子云把一瓶墨汁打翻
了，乌黑的墨汁溅了它一身，把它变成了一朵黑
胡子云。

“天啊，怎么会这样？！我不要变成黑胡子
云，呜呜⋯⋯”白胡子云伤心地哭了起来。

“别哭，别哭，我们可以把你洗干净。”几个

小朋友急忙找来洗衣粉和肥皂。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洗，白胡子云全身始终

黑黢黢的，一点儿也没有洗白。
这下，白胡子云哭得更伤心了。
这时，老爷爷来了。白胡子云只好一边哭

着，一边回到老爷爷的下巴上。
“哇，这是我的胡子吗？哇，这太好了，想

不到我的白胡子变成了黑胡子。”老爷爷却高兴
地大叫起来，“现在，我就好像年轻了十几岁！”

是呀，长着黑胡子的老爷爷看上去确实好像
年轻了十几岁，不仅他脸上的皱纹少了好多，他
的背似乎也没那么驼了。

“呵呵呵⋯⋯”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我们这位可爱的⋯⋯

黑胡子云！

白胡子云 （童话）

钟锐

2004 年，我在城中村买了一块地基建起了
一栋三层的楼房,好多朋友羡慕地说：“一个乡
下人进了城，还住进了别墅，你真幸福！”

说 是 别 墅 有 点 夸 张 ， 无 非 是 人 活 动 空 间
大，进出自由罢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特别不喜欢商品房，住在
火柴盒一样的商品房里，四面墙壁让人心里压
抑。当初选择建私房，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看中
了房子外面的一片竹林。

竹林紧挨着我家房子旁边，有近两亩的面
积，林权属于当地几户姓毕的人家。在城区买
一块地基很不容易，能够买到一块靠竹林的地
基，我算是万分幸运了。

搬进新房，我特意把靠近竹林的那间房子
作为自己的卧室，这样，只要一推开窗户，就
能一眼看见竹子。十几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
惯，早上起床，先要对着竹林看上几分钟，再
洗刷上班。

凝视窗外，竹枝摇曳，竹影婆娑。迎风起
舞的竹子像一位娉婷的少女，常常引起我无限
遐想，让我忆起儿时与小伙伴们一起在竹林里
玩打“游击”、抓“特务”的游戏。

竹林里聚满了不知名的鸟儿，它们清脆的

叫声像一首首悦耳的歌，让人心旷神怡，更多
时候则像一个闹钟，每天早上准时把我叫醒，
我上班基本不用手机定时。

竹林还给我提供了天然的美食。谷雨前后
一夜春雨下来，青青的竹笋争先恐后从土里冒
出来，生机勃勃。主人吃不完，我们这些住在
周围的人便拿出锄头去挖，鲜嫩的竹笋脆生生
的，味道特别好。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选临街面的地方建
房，门面出租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回答
说，钱赚不完，居住的地方怎能选在闹市？对
于一位天性喜竹子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
这里更适合我呢？

一次，几个朋友来我家玩，参观我的书房
后大发感慨：“你家的书房好大，收藏的书真
多！”我得意地一笑说：“这算什么？还有让你
们大开眼界的地方！”

我把朋友们带到卧室，拉开窗帘。一个朋
友惊讶地伸出舌头感叹道：“天呀，没想到你
窗外有这么美一片风景，你当时怎么发现了这
块风水宝地，真是好眼光！”

朋友离开时和我开玩笑说：“我家现在什
么都有了，就缺这样一片竹林，真想把你家这

片竹林带走。”我呵呵一笑没有作答。竹林是
别人家的，祖祖辈辈就长在这里，他带不走！

只是我比朋友幸运的是，虽然不能占有这
片竹林，但我可以天天欣赏，天天听鸟语，天
天享受这片绿色。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希望这
片竹林永远郁郁葱葱！

前几天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有一些人在砍
竹子，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老人家回答说：

“姓毕的几户人家拆了旧房子，要联合开发商建
建新房，所以就砍掉了竹子。”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中一片黯然。我最
担心的事终于来了，这片陪伴了我十四年给了
我天天好心情的竹林最终没有躲过人类的手
心，要消失在我的眼中了。

看我着急的样子，母亲宽慰我说：“听说
大部分竹林要用来建房子，但你窗外那一小片
还是要保留下来。”这句话让我一颗沉下去的
心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

窗外的那一小片竹林虽然只有几十平米，
但只要保留下来，竹子依然会郁郁葱葱。人生
活在世上，不能奢求太多，在钢筋水泥筑成的
城市能拥有这一小片绿，我已经觉得自己特别
富有了。

窗外那片竹林
周益民

向天而歌 苗青 摄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县城有个不二
门，很漂亮，却很少有机会去。直到去年我在
县城工作后，跟不二门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站
在不二门的门口，我寻望被树木掩盖下的静
谧，一道绿色的隧道呈现于眼前，通向未知的
岁月，通向梦的一端。

山势较为陡峭逼仄的不二门，绿树成荫，
樟树、枫杨树、槐树，静静长在斜坡或崖壁
上，有种静美，有种洒脱，有种孤独，有种自
由。

不二门，是我在县城工作后，去的最多的
地方。每次去，都可以听见鸟的鸣叫，叽叽喳
喳的，但又很少看见鸟的踪影，可能是树叶太
浓密。去不二门，都在傍晚，清晨我没去过。
不去我也知道，肯定会有鸟叫，晨雾肯定会披
在鸟的身上。我见过的鸟很多，能叫出名字的
鸟，很少。在不二门，我见过最多的鸟，就是
白鹭。白鹭的生活，是较规律的，停歇在崖壁
的树丫上，或在河边石块上，或在河面上飞
翔，掀起一丝涟漪。日子惬意无比。

不二门，是个扁平的峡谷，两侧是山，山
不算高。中间一条河，叫永顺河。河穿城而过
后，流到不二门，算是城的下游。河边有两条
路，一条小路，一条大路，都沿河而修，随河
起伏。不二门植被保存完好。在不二门做个隐
居者，应该相当不错。基本生活，可以自给自
足，有房子，有菜地，有山泉。每天扛把锄头
种点蔬菜，或背靠一棵大树看看闲书，喧嚣与
浮躁是很难进来的。不二门，有好几处清泉，
但没见过水田。如果有水田的话，种上一点稻
谷，再放点泥鳅、鳝鱼、稻花鱼，想吃的时
候，下田去抓，管它冬天还是夏天，傍晚还是
清晨。闲暇时，邀上几个朋友，坐在田坎上，
把裤腿挽得老高，吸烟、喝茶，甚至放着响
屁，也无所谓。然后看着对面山上的云，看着

云落在稻田里的倩影，看着稻花鱼吃稻花吃
云。再待到夜晚，看着稻花鱼从肚里吐出来的
云，酿成一弯浅浅的月光。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按理说应该讨厌山。
而我，却喜欢在山里走。每次回到寨上，我都
会去山里瞎走，没有什么目的性。累了，一屁
股坐在地上，即便弄了一身泥巴，母亲也不会
骂。在不二门，在大路上走，在林荫下走，在
人群中走。有时踩着人影走，有时踩着月光与
路灯走，有时踩着孤独与彷徨走。

我走得有些慢。有些行人，折返走两趟，
我一趟还没走穿头。我走得慢，不是天生的。
一走进不二门，我的腿就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像永顺河的河水，一流到不二门的入口，就温
柔了一样，可能是在等自己的灵魂，可能是想
捡到他人漂亮的灵魂。

我每次走在不二门的路上，都会碰见一个
骑自行车的人，光着膀子，把衣服搭在肩上。
自行车上，装了一个喇叭，一路高歌。有一些
老人在跳广场舞，声音也很大。偶尔还会有人
练唢呐。这些声音与不二门有点不和谐。有时
会有路人说，吵死了。其实，我也感觉吵，只是
把想说的话，腐化在肚子里了。我一直认为，
在不二门，除了风声、雨声、溪水声、鸟叫声
等自然之声外，其他的声音都应该谢绝入内。

傍晚来不二门散步的人，很多。我没事
了，也来走。我租的房子靠近车路，车辆多且
吵得很。待在宿舍，还不如找个耳根清净的地
方。为此，走不二门，是首选，也是最佳的选
择。

流到不二门的空气，很是湿润。风吹在身
上，有润润的感觉。长在路旁的杂草很茂盛，
翠绿翠绿的。夏夜，会有好多萤火虫，在草丛
里一闪一闪的。也有夜钓的，也有划船撒网捕
鱼的。捕鱼的船很小，在大大的夜空之下，在

安静的河水之上，像从树上飘零的一片叶子，
悠然典雅。我每次去不二门，从没看清过船
主，只见小船在黄昏里挪动。倒是这条小船，
一直停靠在河边，听着远去纤夫的呐喊。整个
河面上，只有这么一条船，小船停靠在岸边，
是孤单的，是寂寞的。

在不二门有好几条通往山里的路。我走过
一次，走到半途就没走了。我走的那次，刚刚
下过雨，路上还很湿滑，叶脉上还有雨珠在滑
落。路很窄很陡，并排两个人走，都走不下。
去时，又是一个傍晚。天昏暗着，树木遮着小
路，路面也暗着。小路两侧的树，高大笔直，
把路遮得严严实实，好像要遮住雨点的落地，
阳光的落地。小路上，随处可见青苔，青苔爬
过时光，爬过月光，爬上路旁的岩石，爬到老
树的树根上或更高的枝丫上，一直爬到我的眼
眸之上。还有一些藤蔓，盘在路上，或树丫
上，对天空仰望，对大地俯瞰。上山的路，绝
大多数都是石板路，石板被岁月的手，抚摸得
光滑如玉。即便是偶尔一小段的泥巴路，也是
很光滑的。

那次在不二门七转八转，还没走多远，天
就暗了。我喜欢在山里走，但在山里走夜路，
还是有些胆怯。这胆怯，不是怕鬼，是怕迷
路，怕绕来绕去。山里没有灯，漆黑漆黑的，
被虫蛇咬伤，有些得不偿失。我便在一块凸起
的石块旁止步，折返下山。我是个路痴，下次
再去，能否找到这块石块，心里是一点底都没
有的。

其实有时，我走在不二门，倒想去了解一
下不二门的人文。可我书读得少，就连永顺原
来叫溪州，都是才知道的。说出来真有些丢人
现眼。但也是事实。记得有次，有个朋友跟我
说，她在不二门寺庙吃斋饭。我问她，跑到寺
庙吃斋饭，体验生活？她说，是观音菩萨生。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习俗。不过，类似这样的
习俗，我是有想了解的想法，一是给生活增点
色彩，二是可给人生增点厚度。

像我在新疆当兵时，老有人问我，湘西赶
尸的事。说实话，在我认知的世界里，我只听
过湘西赶尸这四个字，而湘西赶尸这个事，却
无从说起。倘若当时，我知道湘西赶尸这个
事，给他们说说来龙去脉，一来可以掩饰我腹
中无货，二来可以推介一下大湘西，多好多美
的事，却被我搁置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
对遗落在湘西大山深处的风俗，有了想去了解
的想法。我去了解，不刻意，不盲目，遵循内
心，遵循自然。

我爬过好多地方的山。山都是清静的，安
静的。只是人的到来，让山不再宁静。现今好
多人，借山而居，借水而住。在山里大建民
宿，民宿好像已成当下一种生活态度。在我观
念中，建民宿也好，建别墅也摆，遵循自然就
好，不乱打搅山的宁静就好。这是我鼠目短浅
的个人想法，跟风月无关，跟他人无关。

我到县城工作，是一个深秋，现在是初
冬。我搬着指头一算，刚好走过不二门的四
季。不二门的春，是安静的，像长在乡野的菊
花，纯洁；不二门的夏，是安静的，像我小时
候放过的黄牛，憨厚；不二门的秋，是安静
的，像夜里筛落的星星，简单；不二门的冬，
是安静的，像我小时候背过的课文，自然。

去不二门走路，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
每周都会去，甚至有时一天会去一两次。有时
是走路，有时是坐在不二门入口的石椅上，听
听鸟儿的鸣叫，还有自己跳动的心，看看脚下
流动的河流，还有在河里漂洗的星星、月亮和
每个行人的灵魂。

不二门，净化灵魂的天堂
张宪


